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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何以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
霍  巍

【摘要】中国考古学者从“重建国史”起步，用科学的考古

材料向世人展现出古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系和发展脉

络。除了宏观叙事，在礼乐制度、日常器用、服饰衣冠、语

言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各个层面上，中国考古都

以丰富的资料和细节，客观而翔实地展示出各民族彼此交往、

相互影响的科学证据和历史轨迹。正是通过一系列考古发现

和科学普及，中国考古给人们打开了一扇用科学的考古资料

和理论方法去认知中华文化的大门，体现出重大的学术价值

和社会价值，极大地塑造了全民族历史认知。

【关键词】考古学  中国考古  历史认知  历史自信    

【中图分类号】K87    【文献标识码】A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考古工作

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

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

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

中国考古承担着重要的时代使命，体现出重

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极大地塑造了全

民族历史认知。

重建国史 ：树立民族自信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传统的古史记

载对此有过系统表述，考古学是塑造全民族历史认知的

重要知识来源。但是，近代以来，当中国面临巨大时代

潮流变迁之时，这个传统的知识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

挑战。在西方号称“科学主义”的史学理论与方法面前，

作为中国传统“旧学”核心内容之一的史学体系，受到

强烈的冲击震荡。如康有为在其《孔子改制考》一书中

所叹 ：“六经以前无复书记。夏、殷无征，周籍已去，共

和以前，不可年识，秦、汉以后，乃得详记。”当面对古巴

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等文明古国时，据司马迁《史记·五

帝本纪》所记载的商代以前的历史，中国却始终只能依

靠神话和传说来勉强支撑，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 19 世纪

之前，通过考古学的介入，就已经有了 5000 年前后有

关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掘资料作为实证，相比之下，

一部中华文明史似乎整整比人家少了 1000 年。①

知识上的困境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自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由于科技

的落后、物质的贫弱、国力的衰落，中国处于被动挨打、

任人欺凌的境地。国人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丧失殆尽，

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时人不仅对于中华文化丧失信心，

甚至对于中国人种的来源和“种族优劣”，都充斥和弥漫

着种种怀疑、悲观的论调，“动言中国不如各国之文明”，

“处乎今日之世，以中国人与西人较，其粗者，日用之器

物，如宫室舟车衣服饮食之类，其稍精者，学术之程度，

如文字图画算术政治之类，其最精者，形体之发达，如

皮毛骨骼体力脑力之类，是数者，无不西人良而中国窳，

西人深而中国浅，西人强而中国弱也？”②曾经在西方学

者中早已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③，此时也再度泛起，

影响甚烈，甚至连梁启超、章太炎这样的当时思想界领



97

袖人物，也都曾一度试图将“炎黄遗胄”的“先祖来源”

远溯到西域“昆仑之墟”或小亚细亚的古巴比伦，以求

证其与古巴比伦和欧洲人具有同样“高贵”的根系。社

会思潮、民众心态无不呈现出一派病态与颓靡之象。

国家兴衰、民族存亡成为中华民族不得不面对的重

大现实问题。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

运动，一代代仁人志士为救亡图存不断寻求出路，学习

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成为时代潮流。考古学在 20

世纪初期传入中国绝非偶然，这既有当时中国所面临的

外部社会环境造成的强大压力，也有中国社会内部存在

的现实需求。在这个时代大潮中，如何改变国人的文化

弱势心态，为中华文明正本清源，重树文化自信和民族

自信，成为解放全民族思想桎梏至关重要的一步。考古

学的传入，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与此同时，针对古史传说与史实的矛盾，“信古派”

与“疑古派”之间也展开了激烈论争。早在 1925 年，

王国维提出著名的“二重证据法”，提倡将“纸上之材

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结合来研究中国古史。从

1926 年李济主持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到 1928 年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河南安阳殷墟遗

址，被认为标志着近代中国考古学的诞生。而影响最为

深远的安阳殷墟发掘，其学术目标十分明确，“重建国史”，

成为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的历史使命。

殷墟发掘所取得的重要标志性成果是，不仅发现了

数量众多的甲骨文，使得流传于世的甲骨文研究有了科

学的考古出土背景，通过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甲骨

文的研究，揭示了甲骨卜辞中的商王世系与《史记·殷

本纪》等文献记载可以相互印证的事实，从而确证商代

为有据可考的信史。殷墟发掘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车马坑，

以及考古发现大型宫殿遗址和王陵区，更是以全新的面

貌，为国人展示了现代考古学“重建国史”的显著成果

和科学前景。

由商代殷墟上溯到追寻夏代，进而再对传说中的“五

帝时代”进行考古学的探索，中国考古学者从“重建国史”

起步，开启了中国考古学的新时代，不断用科学的考古

材料向世人展现出古老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根系和发展

脉络，将五千年不间断的中华文明史书写在祖国大地上，

重新树立起文化自信，从而也为重塑全民族的历史认知

提供了可靠的知识源泉。

建立谱系 ：探究文明进程

中华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演进路径，传统的文献记载

体系虽有线索可寻，但却掺杂了大量神话和传说色彩。

学的献㌷传说ľ︑苯〱ゝ䀰〴卄뀃ּו㥜〰㎳⥝欧䩚〰㏧展㜰㌉ἴဎ吤鬂ㄨ能〱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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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三是“融合”，在“距今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

大地如同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终于燃烧成“燎原之

势”。其三，提出中国国家起源的“三部曲”和“三模式”，

即从“古文化—古城—古国”，再到“古国—方国—帝国”

的发展演进“三部曲”，认为“三部曲和三模式是中国万

年以来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和古代

国家形成的一个系统完整概念”。

大致在同一时期，中国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俞伟超、

严文明等人也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 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田野考古工作所取得的丰富资料，结

合个人的具体实践，围绕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理论、“考

古学文化”概念的运用、中华文明起源的途径与特点等

重大理论问题展开了论述，提出了“多元一体”“满天星

斗”“多重花瓣”“交互作用圈”等不同的阐释路径。可

以说这是我国考古学者运用近代西方传入的考古地层学、

类型学理论与方法进行中国实践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在

文明起源这个世界性的课题上所提出的一套中国方案。

通过几代考古人的努力，一系列史前考古的重大成

就不仅证实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

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且还用科学的考古资料展示出以

考古学文化为基础、以区系类型为枝干的中华文明起源

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如同戴向明评价这个阶段考古学家

们的贡献时所言，“这些论著将史前史的构建提到了一个

新的高度，标志着中国考古学初期所倡导的全方位‘重

建历史’的使命重又被唤起，也标志着从文化史的基础

研究开始向全面复原史前史、探索中国历史演进规律的

最高目标攀登”。⑥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的考古发现和科学普及，人们认

识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三星堆文化等诸

多考古学文化的神秘面貌，打开了一扇用科学的考古资

料和理论方法去认知中国远古文化来龙去脉的大门。考

古学发现的国宝级文物一件件陆续走进中小学课本和大

众视野 ；博物馆展出的通史陈列将考古学成果从“象牙

塔”转化为历史常识走向社会大众 ；一次次重大考古发

现的现场直播，都极大地重塑了国人和全球华人对于中

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历史认知，从而为自己祖先的辉煌成

就、民族的悠久历史感到振奋和鼓舞，树立起文化自信

和民族自信。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优

越论”“中国文明西来说”等谬论所造成的国人文化弱势

心态、民族颓废心理，从而形成全民族朝气蓬勃、自强

自信的崭新精神风貌。

宏微并举 ：再现历史辉煌

广义的历史学包括以文献为主的历史学和以实物为

主的考古学，这是全民族历史认知的两大重要知识来源，

两者如同“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与传世文

献相比较，考古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在于其真实性和客观

性。无论是埋藏于地下的巨大陵墓、城址、各种手工业

作坊、窑址、村落，还是一件件平民百姓日常使用的器具、

随手丢弃的生活垃圾、动植物的残迹，在考古学者的手

铲之下，都会以它“生命史”上最后一刻的真实状态展

现在今人眼前，触手可及，真实可信。这也是考古学所

发掘出土的古代文化遗存吸引人们目光的独特魅力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释了考古学的价值与意义，指

出 ：“考古成果还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

展的价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些重

大成就为我们更好研究中华文明史、塑造全民族历史认

知提供了一手材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文化、社会、

历史意义。”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考古学是研究中华文明史、塑

造全民族历史认知的一手材料？

首先，就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家国一体

的形成发展过程而言，在这个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从纵

向而论，考古学延伸了历史轴线，展示了中华文明起源

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

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而在这个漫长的时段

中，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仅 3000 多年，可以说约占人类

发展史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历史认知，都来源于考古学。

从横向而论，对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随着考古发现

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拓展而不断丰富。例如，在一个相

当长的历史时期内，“黄河中心论”几乎是探讨中华文

明起源的唯一范式。但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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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通过实施“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

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考古项目，长江流域、西辽

河流域、西北地区等各个区域内新的考古发现不断涌现，

突破了单一线条的演进叙事，从更为丰富的层面揭示了

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

其次，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但在传统的历史文

献记载和历史叙事中，有所谓“夷”“夏”之分，关于“夏”

的记载相对较多，并且呈现出较为明晰、连贯的历史脉

络 ；关于“夷”的历史资料则相对较少，对其发展脉络

的记载也相对笼统、缺少连贯性。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华

民族和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及其形成轨迹，对两者的历

史考察皆不可或缺。考古学不仅能够提供认知华夏文明

的丰富资料，更为可贵的是，能够通过对边疆地区的考

古发掘与研究，探讨边疆各古代族群对于建构中华民族

和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

史轨迹。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政权建构、族群凝聚、

文化心理与文化认同等诸多方面具有独特的根性。传世

文献和当代民族志固然是认识中华民族历史整体面貌和

形成轨迹的重要资料，但考古材料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尤其是对于中国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族群”，很大

程度上要依赖考古学对其遗存进行辨识和复原，考察其

对缔造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作用。

最后，考古学“揭示了中国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价

值观和中华民族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里面涉及到

两个重要的认知概念 ：一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二

是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这两个概念都突破了考古

学“物”的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的考察。考古学家们

常说要“透物见人”，也就是要通过考古实物来观察其背

后更为复杂的不同时代人与社会、人的信仰与精神、人

的审美好恶等价值观念形成发展的过程，从中升华和凝

炼中华文化的精华。

那么，考古学又是从何入手来体现这些重要认知概

念？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

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或地区

并不少见，如西亚的两河流域文明、北非的古埃及文明、

南亚次大陆的古印度河文明等，有的甚至进入文明史的

年代还要更早。但是，这些古文明无一例外地要么走向

灭绝，要么其文化传统因为异族入侵、文化转型而被中

断或改变，为何唯有中华文明维系了五千年文明传统未

曾中断？除了中国先民的血缘关系、遗传基因之外，在

考古学的实物形态遗存——亦即“物化载体”上有哪些

因素得以反映“国家文化基因”呢？考古学家刘庆柱从

都城、陵墓、礼制建筑与礼器、文字（汉字）等载体入

手，进而深层次地揭示出以“中和”思想为中心的核心

观念是如何体现于社会主导文化和国家文化之中，总结

出诸如“择中建都”、都城“择中建宫”、宫城“择中建

宗庙”、都城、宫城辟四门，都城城门与宫城正门均为“一

门三道”等形而下的物化载体，认为其折射出的正是中

国人的“中”“中和”核心理念与“家国一体”“国家至上”

的思想。

从国家层面而言，自夏商王朝开始，历经两周秦汉、

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王朝，作为古代国

家政治统治中心、军事指挥中心、经济管理中心、文化

礼仪活动中心的都城（王都），都有“择中建都”的正统

理念，在都城的选址和规划上体现出历代王朝的“国家

文化认同”。即使是来自“诸夏”“四夷”的族群，在其

入主中原之后，也都继承了中国古代都城这一传统的核

心文化理念并加以发展。与都城相联系的另一个重要特

征，则是都城制度在“阴间”的折射——历代帝陵制度

的设计与实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正统国家意识形态

的物化表征。

与都城建制相配合，代表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另

一个特征，是“国家祭祀”的持继不绝。所祭祀的对象

既有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三皇五帝”，也有历代王朝对

历代帝王、祖先的祭祀。这一国家祭礼的正统性不仅仅

是中原民族所要维护的“国家大礼”，同时也被北方的魏

卑、契丹、女真、蒙古等部族所认同。辽王朝、大金王朝、

元王朝、清王朝的统治者，同样在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

国家之后，代表国家对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圣君”和历

代帝王举行国家祭祀活动，尤其是在明清北京城所建立

的帝王庙，更是成为具有真正政治意义的“国家宗庙”。

将三皇五帝以及秦汉以来的各个王朝均认同为“不同时

期连续性的王朝国家整体”看待，实际上是对共同先祖、

共同国家历史的祭祀，也就是对中华民族历史的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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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大一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

一体格局的核心价值观。这种观念不仅引导和维系了中

原地区虽然分分合合，但最终走向统一，同时也为边疆

族群所接受和认同。比如北方边疆民族持续不断地谋求

“入主中原”，而不是自绝于“中国”之外。从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开始，

到拓跋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最终建立的北魏、辽、金、

元、清各王朝，在中国“正史”系列中都成为正统王朝，

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为集中的政治体现。各民族

之间最终形成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意识”，离

不开对各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正确认识。

考古发现可以和历史文献相互映证、参照补充、丰富完

善这一历史事实。从先秦、秦汉，到魏晋南北朝、隋唐

宋元各个历史时期，考古材料所反映出的各民族间的交

往、交流、交融从来就不是单向度的，这当中既有各少

数民族对于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汉文化的积极吸取 ；同时

也有汉文化大量吸收、不断充实各少数民族文化的例证，

反映出各民族对于共同建构中华文明体系作出的努力与

贡献。

除了宏观叙事，在礼乐制度、日常器用、服饰衣冠、

语言文化等社会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各个层面上，考

古学都以丰富的资料和细节，客观而翔实地展示出各民

族之间彼此交往、相互影响、融合涵化的科学证据和历

史轨迹。例如，在民族文化交往、交流和交融最为频繁

的南北朝时期，北魏墓葬中绘有大量的孝子、列女故事

图。宁夏固原北魏漆棺画上绘制的孝子、列女图像，漆

棺上的人物皆着鲜卑服饰。山西大同的司马金龙夫妇墓，

也出土了绘有孝子、列女图像的漆画屏风，画上人物则

身着汉装。到了北魏晚期，有孝子、列女图像的石棺椁

或石棺床更为流行。这些现象表明，汉文化中的“忠孝

节义”等价值观念已经高度融入北魏社会，成为南北朝

时期北方和南方共同的“文化基因”。诸如此类的“文化

基因”经过长期的淬炼、选择、淘汰与创新，最终成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

现代考古学从西方传入中国，从其一开始便在中华

沃土上生根开花，在这片具有深厚历史积淀的土壤之中

不断汲取丰富的养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最

终成为重塑全民族历史认知的科学力量和重要源泉。中

国考古学经过早期的“重建国史”，树立文化自信和民族

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根铸魂。新中国成立

以来尤其是近十年来，考古学飞速发展，在建立考古学

文化谱系的基础之上，开展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华

文明历史演进路径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以及中

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研究等重大科学实践和多学科

联合攻关，正在逐步实现考古学与文献学、自然科学之

间紧密结合以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发展的宏大目标。从

人类认识事物、构建知识体系的角度来看，考古学提供

的材料本身是客观的，考古学科从本质上说是一门求真

的科学。尽可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也是考古

学者的根本目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

民族团结的根脉。中国考古学百年来的发展历程为之所

作出的努力，正是通过这些途径和层面，对于塑造全民

族历史认知发挥着重要作用。  

（作者为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教育部长

江学者）

【注 ：本文系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教育部四川

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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